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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桑给巴尔在 1995 年至 2015 年期间频繁发生选举危

机， 这已然成为桑给巴尔政治进程中的一个周期性事件， 威胁到桑给

巴尔社会政治稳定及坦桑联合统一。 族群矛盾和联合问题是造成桑给

巴尔选举危机频发的两大历史原因。 桑给巴尔的族群矛盾与身份认同

问题从阿拉伯人进入桑给巴尔岛开始便已存在， 经历史演进， 持续发

酵升温， 成为多党竞争时期权力争夺的基础； 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联

合的合法性及成效问题， 在联合之初就已埋下隐患， 后经内外因素的

催化逐渐显现加剧， 成为多党竞争时期的主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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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在非洲素以政治稳定著称， 但地区性的动荡， 尤其是桑给巴

尔周期性选举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冲突， 已影响了坦桑政治声誉， 并威胁到

国家稳定。 在桑给巴尔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举行的多党大选中， 革

命党 （Chama cha Mapinduzi， CCM） 与反对党公民联合阵线 （Civic United
Front， CUF， 以下简称 “公联阵”） 的得票率旗鼓相当， 但革命党每次总

能以微弱优势获胜。 公联阵则斥责革命党操纵选举过程， 拒绝承认新成立



的革命党政府， 随即发起长期抗议， 并积极游说国际社会介入。 针对抗

议， 革命党当局的最初反应是进行暴力镇压， 通过禁止政党集会、 逮捕反

对派人士等方式限制反对党活动， 在压力之下又不得不签署和解协议暂时

平息冲突。 2010 年大选成为桑给巴尔选举史上的转折点， 革命党与公联

阵共同组建政府， 使这次大选得以平稳进行。 但 2015 年大选中， 选举委

员会主席单方面宣布取消选举结果， 矛盾再次升级。 桑给巴尔选举危机并

未得以化解， 这种对抗状况可能延续到下届大选。
在现有的研究中， 对桑给巴尔选举危机的解释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其

一， 选举机构缺乏公正性与选举过程管理的不当。 亚历山大·B. 马库利

奥 （Alexander B. Makulilo） 认为， 虽然法律条文名义上规定不得对桑给巴

尔选举委员会进行政治干预， 但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实际上一直

无法得到保证， 选举过程中的管理不当和不合理也为选举结果出现变数提

供了较大可能。① 其二， 伊斯兰宗教势力煽动桑给巴尔的不满情绪， 青年

群体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杰菲斯·庞西恩 （Japhace Poncian） 认为， 在

伊斯兰教的影响下， 一些团体组织和个人将桑给巴尔与大陆的联合视为桑

给巴尔地位得到承认和加入伊斯兰合作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障碍。 此

外， 伊斯兰教在团结桑给巴尔人反抗不公正与经济被边缘化的现状中发挥

了很重要的作用。② 其三，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迟缓引发不满。 戈登斯·菲

利普·姆潘加拉 （Gaudens Phillip Mpangala） 认为， 经济落后和贫穷状况

下的政治竞争容易引发冲突③。 其四， 历史上长期的种族对抗与阶层划

分。 戈登斯认为， 长期分裂和种族隔离导致的族群意识形态、 种族歧视、
宗教对抗和地方主义等历史遗产， 是当下选举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④ 阿

卜杜勒·谢里夫 （Abdul Sheriff） 指出， 历史上进行的种族区分及阶层分

化是桑给巴尔奔巴岛与恩古迦岛 （Unguja） 两岛差异化发展的源头， 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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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两地政党长期政治对抗的局面。① 其五， 对坦桑联合的不满， 桑给巴

尔的身份认同问题和地位问题一直伴随着其发展全程， 即桑给巴尔是阿拉

伯国家还是非洲国家的争议， 以及桑给巴尔的自治与被边缘化问题。 戈登

斯认为， 联合问题需要进行讨论和解决， 联合政府应该不持偏见和不徇私

地推动桑给巴尔选举平稳举行。 其六， 对桑给巴尔 1964 年发生的 “一月

革命” 及革命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在造成桑给巴尔选举危机频发的各种因素中， 族群矛盾与联合问题这

两大历史因素是症结所在。 一方面， 历史上长期的身份对抗与阶层划分以

及由此带来的差别化对待延续至今， 并为政客所利用。 政党领导人为强化

支持基础， 也倾向于将族群身份政治化。 另一方面， 对坦桑联合合法性的

质疑以及对联合成效的不满不断加剧， 成为诱发桑给巴尔选举冲突的重要

因素。 现有研究对上述两个因素进行了分析， 但主要以对策研究为主。 此

外， 研究的时间节点多止于 2010 年， 此后一段时间， 研究领域多聚焦于

对团结政府运转状况的跟踪。 2015 年选举危机再次爆发， 桑给巴尔未来

政治走向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危机出现的源头， 有助于

厘清思路， 寻得化解冲突的长久之道。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对上

述两大历史因素作详细的历史梳理、 内容补充和归纳分析。

一 桑给巴尔选举危机

自 1995 年正式实行多党大选以来， 桑给巴尔一再爆发选举危机， 未

能摆脱 “逢选必乱” 的魔咒。 每逢大选， 抗议与暴力冲突所引发的社会

动荡总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给桑给巴尔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以重创。
2010 年大选成为化解选举危机的转折点， 但民族团结政府的形同虚设，
以及 2015 年选举危机的再次爆发， 宣告了权力分享方案的失效。 反对党

对权力的执着， 执政党在权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立场， 使得桑给巴尔局

势持续紧张， 而这种对立关系很可能延续到下一届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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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届选举危机及其周期性特征

1995 年， 桑给巴尔举行首次总统大选， 革命党候选人萨勒明·阿默

尔 （Salmin Amour） 获得了 50. 24% 的选票， 而公联阵候选人赛义夫·谢

里夫·哈马德 （Seif Sharif Hamad） 赢得了 49. 76% 的选票， 阿默尔以微弱

优势取胜。 此次选举后， 哈马德公开谴责选举结果的公正性， 并拒绝承认

阿默尔政府。 公联阵成员纷纷提出抗议， 抵制议会， 强烈谴责革命党操纵

选举过程。 阿默尔政府对公联阵进行了严厉镇压。 此次大选引发的骚乱与

动荡一直延续至 2000 年， 一些投资者和侨民选择撤出桑岛， 部分援助国

也暂时终止了对桑给巴尔的经济援助。

 表 1 1995—2016 年桑给巴尔总统选举结果

大选年份 候选人 （政党） 获选票数 （张） 百分比 （% ）

1995
阿默尔 （CCM） 165271 50. 24

哈马德 （CUF） 163706 49. 76

2000
卡鲁梅 （CCM） 248095 67. 04

哈马德 （CUF） 122000 32. 96

2005
卡鲁梅 （CCM） 239832 53. 18

哈马德 （CUF） 207733 46. 06

2010
谢因 （CCM） 179809 50. 11

哈马德 （CUF） 176338 49. 14

2015. 10
谢因 （CCM） 作废 作废

哈马德 （CUF） 作废 作废

2016. 03
谢因 （CCM） 299982 91. 40

拉希德 （ADC） 9734 3. 00

  资料来源： 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选举报告。

2000 年选举中， 在支持公联阵的一些重要选区， 出现了投票不及时

和选民被送至其他选区投票的现象。 公联阵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要求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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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内重新进行选举， 但选举委员会表示只能在 16 个选区重新选举①， 公

联阵予以拒绝， 再次发起抵制议会的示威行动， 强烈谴责选举的虚伪性与

欺骗性。 2000 年大选冲突中先后有 35 名抗议者遭到军队和警察杀害， 另

有 600 人在冲突中受伤， 革命党官员和民兵组织挨家挨户搜查登记， 逮捕

具有嫌疑的反对派支持者， 导致 2000 多人逃往肯尼亚和索马里避难。 为

化解此次危机， 新任总统阿贝伊德·卡鲁梅 （Abeid Karume） 采取了两条

策略： 其一， 通过国际调解来促成同公联阵的合作； 其二， 允诺推动经济

发展， 尤其是奔巴岛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 在联合国、 欧盟和坦桑中央

政府的调停下， 卡鲁梅政府同公联阵签署 《穆阿法卡和解协议》 （Muafa-
ka）。 然而该和解协议未能得以有效实施， 双方和解不久， 即相互指责对

方违背承诺， 互设障碍阻止对方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以实现其政治目标。
2005 年 9 月， 在新的大选前一个月， 双方正式宣布和解协议失效。

2005 年大选在公正性问题上有所改善， 但多重投票、 恐吓等暴力违

规行为依旧存在。 在此次大选中， 革命党候选人卡鲁梅获得了 53. 18% 的

选票， 公联阵候选人哈马德获得了 46. 06% 的选票， 革命党再次取胜。 随

后， 公联阵一如既往地进行了抵制运动， 随后又签署了新的和解协议， 但

由于双方缺乏互信， 协议很快便宣告无效， 再次发生选举暴力冲突。 经过

长期谈判， 革命党与公联阵于 2010 年举行全民公投， 随后通过桑给巴尔

宪法修正案， 允许两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 由于有宪法修正案的保证， 桑

给巴尔 2010 年大选总体得以平稳进行。 2010 年选举后， 两党正式组建民

族团结政府， 革命党候选人阿里·穆罕默德·谢因 （ Ali Mohamed Shein）
担任总统， 公联阵的哈马德任第一副总统。

从 1995 年至 2010 年， 除 2010 年大选外， 桑给巴尔选举危机已然发

展为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事件， 呈现以下共性表现： 伴随每五年举行的大选

发生； 存在明显的选举干预与选举违规行为； 反对党指责桑给巴尔选举委

员会偏袒执政党并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发起政治抵抗； 随后发生严重的选

举暴力冲突， 引发社会动荡， 导致经济下行； 经外部调停后签署和解协

议， 但和解协议都难以为继。

14桑给巴尔选举危机背后的族群矛盾与联合问题探析 

① Andrea Brown， “ Political Tensions in Zanzibar： Echoes From The Revolution？ ”，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0， 30 （3 - 4）， p. 625.



（二） 2015 年选举危机及其新变化

2010 年确立的民族团结政府模式一度被认为是化解桑给巴尔政治冲

突与选举危机的有效手段， 然而， 2015 年桑给巴尔选举危机的爆发， 宣

告了 2010 年和解协议的破裂。 2015 年桑给巴尔选举危机延续了以往危机

的特点， 但也发生了新的变数。 此次危机不仅未能达成政治和解协议， 还

因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宣布重新选举而加剧了危机。
2015 年大选中， 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主席耶哈 · 萨利姆 · 耶哈

（Jecha Salim Jecha） 以奔巴选区选举中存在恐吓、 舞弊等违法行为为由，
单方面宣布桑给巴尔总统选举结果无效。 奔巴岛是反对党公联阵的大本

营， 选举委员会指责奔巴选区存在双重投票和舞弊行为， 意指公联阵需对

其负责， 招致公联阵强烈抗议。 公联阵总统候选人赛义夫·哈马德强烈谴

责选举委员会的行为。 据当时从桑给巴尔 54 个选区反馈的消息显示， 哈

马德已经在 31 个选区获胜， 而据公联阵当时统计， 哈马德已经获得了

52. 8% 的选票。 公联阵随后公开举行抗议与示威， 要求桑给巴尔选举委员

会给出详细解释。
为化解选举危机， 公联阵领导人哈马德与革命党领导人进行了九次和

平谈判。 但谈判进程缓慢， 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6 年 1 月 22 日， 桑给

巴尔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桑给巴尔将于 3 月 20 日进行重新选举， 哈马德

呼吁本党成员联合抵制重新选举， 革命党当局随即采取强硬措施， 实行岛

内宵禁， 警察和士兵上街严密巡逻， 其间有革命党和公联阵的办公室被烧

毁， 公联阵有多名成员遭到逮捕。 3 月 21 日， 桑给巴尔重新选举结果公

布， 革命党候选人谢因获得 299982 张选票， 占总得票率 91. 4% ； 民主变

革联盟 （Alliance for Democratic Change， ADC） 候选人拉希德 （ Rashid）
获得 9734 张选票， 占总得票率 3% 。 谢因获得连任。

桑给巴尔选举危机并没有因为谢因政府的成立而得以化解， 从 2015
年 10 月大选至今， 桑给巴尔大选的后续危机一直存在， 公联阵与当局的

敌对态势依旧明显。 虽然谢因获得连任， 但公联阵一直拒绝承认由谢因领

导的新民族团结政府， 桑给巴尔第一副总统之职空缺。 大选后， 公联阵在

桑岛内持续开展针对革命党政府的抗议行动， 对革命党政府当局的武力镇

压、 拘役、 逮捕等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哈马德更是在国际上进行政治游

说， 呼吁国际社会介入桑岛危机。 另外， 当局针对公联阵的逮捕、 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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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集会禁令等打压行动也持续进行。
从 1995 年举行首次多党大选至 2015 年大选， 桑给巴尔 20 年的民主

之路都为选举危机所困扰， 其症结始终难以根治。 从现有的情况看来， 民

族团结政府形同虚设， 桑给巴尔革命党与公联阵再次达成政治和解协议的

希望渺茫。 按照现有的宪法框架与政治制度安排， 桑给巴尔的周期性选举

危机仍将存续， 以族群利益为主导的政治对抗也将长期持续， 并不断衍生

新的变数。

二 族群矛盾

桑给巴尔选举危机频发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积聚已久的族群矛盾便

是其中之一。 大约从阿拉伯人进入桑给巴尔开始， 族群矛盾便已在桑给巴

尔生根， 后又经阿曼素丹国 （1698—1890）、 英国保护国 （1890—1963）、
君主立宪 （1963. 12. 10—1964. 1. 12） 和革命政府时期 （1964 年以来） 的

持续发酵与升温， 矛盾不断激化。 在多党政治时期， 权力斗争围绕身份认

同问题展开， 族群矛盾和社会分裂同政治斗争相互纠缠。 这种族群身份引

发的冲突与矛盾， 大体表现为 “非洲人” 与 “阿拉伯人” 之间的对抗与

斗争。 这里的 “非洲人” 主要是指来自非洲大陆的非洲人①及哈蒂姆设拉

子人 （Hadimu Shirazi）②， 这里的 “阿拉伯人” 包括奔巴设拉子人 （Pem-
ba Shirazi） 和图姆巴图设拉子人 （Tumbatu Shirazi）。

（一） 族群主义导向的阶层分化

自桑给巴尔变为阿曼素丹国的海外堡垒后， 阿拉伯人便开始大举入驻

桑给巴尔， 伊斯兰文化在桑给巴尔广泛传播， 桑给巴尔变成了一个阿拉伯

国家。 桑给巴尔主要由恩古迦岛与奔巴岛组成， 奴隶贸易被禁后， 桑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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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包括奴隶、 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后代， 劳工移民。 奴隶制度废除后， 桑给巴尔的劳工移民

迅速上升。
大约 10 世纪， 来自波斯湾的波斯人抵达桑给巴尔， 后与桑给巴尔的原住民、 来自非洲

大陆的班图人通婚诞生了新的族群———设拉子人 （ Shirazi）， 其认为自身与波斯湾东部的设拉子

人属同源。 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又被划分为哈蒂姆设拉子人 （ Hadimu）、 图姆巴图设拉子人

（Tumbatu） 和奔巴设拉子人 （Pemba Shirazi） 三类。



尔大力发展丁香种植园经济， 阿拉伯种植园经济造成了恩古迦岛与奔巴岛

两地居民的分裂。 恩古迦岛由于其商业和行政中心位置的优势， 成为阿拉

伯人控制的中心， 本土的非洲人与恩古迦岛南部与东南部的哈蒂姆人沦为

了阿拉伯人种植园经济的受害者， 土地被迫转让给阿拉伯人， 自身也沦为

丁香种植园的强制劳工。 相比之下， 奔巴设拉子人没有经历太多的土地转

让， 甚至可以拥有丁香种植园①， 此外， 奔巴设拉子人与阿拉伯人通婚的

比率也要比恩古迦岛高得多， 恩古迦岛上的哈蒂姆人主要是与大陆非洲人

通婚。② 因此， 恩古迦岛上非洲人与阿拉伯人间的关系相较于奔巴岛要更

为激烈和紧张。 非洲人 （大陆人和恩古迦岛的哈蒂姆设拉子人） 同阿拉

伯人统治霸权展开斗争， 要求归还被征用的土地， 实行地方自治。 而奔巴

设拉子人则将大陆非洲人视为敌人和外国人， 指责其抢夺工作机会， 在主

要是穆斯林群体的桑给巴尔宣扬基督教。③ 英国殖民时期， 阿拉伯人继续

享受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殖民经济时期， 桑给巴尔逐渐发展出三级金字塔

式社会结构， 非洲人构成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阶层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而

从事经商和管理的小规模亚洲人处于社会中层， 人数上不占优势的阿拉伯

人则居于顶层， 控制着种植园经济， 在英国人的监护下统治着桑给

巴尔④。
族群群体的增加与族群划分意识的强化导致桑给巴尔在 1910 年之后

出现了大批协会， 其中以阿拉伯人协会、 非洲人协会、 设拉子人协会与印

度人协会影响力较大， 各协会分别为其族群群体利益而展开斗争。 非洲人

协会与设拉子人协会的关系又较为紧张， 在时任坦噶尼喀民族主义领导人

尼雷尔的推动下， 非洲人协会与设拉子人协会组建为非洲设拉子联盟

（Afro-Shirazi Union， ASU）， 但恩古迦设拉子人 （哈蒂姆人） 协会与奔巴

设拉子人协会在加入非洲设拉子联盟问题上意见不一， 恩古迦设拉子人协

44  非洲研究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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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illian， “The Stat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Zanzibar： Challenges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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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G. Burke， Y. Rodger， Zanzibar： Background to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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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加入非洲设拉子联盟， 奔巴设拉子人协会反对联合。 此后， 奔巴设

拉子人协会领导人试图建立设拉子人的独立政党， 但缺少恩古迦岛设拉子

人的支持， 建党努力宣告失败。 1957 年， 恩古迦设拉子人协会、 非洲人

协会和非洲设拉子联盟实现联合， 并改名为非洲设拉子党 （ Afro-Shirazi
Party， ASP）。 然而， 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矛盾最终导致

非洲设拉子党在 1959 年发生了分裂。

（二） 族群问题的政治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反抗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的意识高涨， 原来

的族群协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分别组建为族群性的民族主义政党。 阿拉伯

人率先在 1955 年组建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 （Zanzibar National Party， ZNP，
以下简称 “桑民党”）， 设拉子人协会与非洲人协会之间的脆弱联盟则推

动了 1957 年非洲设拉子党的建立， 1959 年一些奔巴设拉子人建立了桑给

巴尔和奔巴人民党 （ Zanzibar and Pemba People's Party， ZPPP， 以下简称

“桑奔人党”）。 1963 年， 桑民党的左翼激进分子脱离该党， 组建了乌玛党

（UMMA）。 由阿拉伯人领导的桑民党意识到在人口上的劣势①， 在其政党

纲领与宣言中呼吁建立一个伊斯兰的多族群社会， 以获取更多桑岛人的支

持， 其主要支持者是阿拉伯人、 奔巴设拉子人和图姆巴图设拉子人。 在政

治竞选中， 桑民党经常抨击非洲设拉子党的 “非洲国家” 观念， 指责非

洲设拉子党要将桑给巴尔基督教化， 毁灭桑给巴尔多数人的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非洲设拉子党吸引的主要是大陆人与安古伽岛设拉子人 （哈

蒂姆人） 的支持， 其号召非洲人团结一致， 同阿拉伯人的霸权展开斗争，
斥责阿拉伯人的异国及异族身份， 要求实行 “桑给巴尔化” （让更多的非

洲人进入政府官僚体系）， 建立非洲人的自治政府。 在 1957 年至 1963 年

间， 桑给巴尔共举行了四次选举， 其间桑给巴尔的几大政党展开了激烈的

席位角逐。 由非洲人支持的非洲设拉子党先后在独立前的 1957 年、 1961
年、 1963 年四次选举中获得了多数选票， 但由于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

限制， 加之英殖民当局不公正的划分选区， 非洲设拉子党始终未能将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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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桑给巴尔 1948 年最后一次族群人口统计调查显示， 本土非洲人 （设拉子人） 占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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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 2% ， 其他占 0. 5% 。



优势转化为多数席位。
1963 年 12 月， 桑给巴尔宣告独立， 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由 1963 年 7

月选举中获胜的桑民党和桑奔人党共同组建政府， 而获得多数选票支持的

非洲设拉子党则因反对党的身份被排除在外。 新政府掌权后采取了一系列

族群性的政策， 禁止政党、 媒体和市民组织开展活动， 并将非洲设拉子党

的盟友乌玛党予以取缔， 政府职位也是大力推行阿拉伯化。 新政府招致非

洲设拉子党支持者的强烈不满， 认为桑民党 / 桑奔人党政府由占据少数的

外来者所领导， 不具合法性， 桑给巴尔的独立事实上只是阿拉伯人及少数

设拉子人的独立。
1964 年 1 月， 存续仅一个月的桑民党 / 桑奔人党新政府被非洲设拉子

党发起的 “一月革命” 所推翻， 非洲设拉子党上台建立了革命政府。 此

次政变推翻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人的霸权， 成为桑给巴尔非洲人

的重要转折点。 政变期间， 针对阿拉伯人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大批阿拉

伯人逃回了阿曼。 革命政府上台后， 桑给巴尔被重新定义为 “非洲人的

国家”， 桑民党 / 桑奔人党的原有支持者被迫遵从非洲人领导的政权， 政

治异议遭到严厉镇压。 20 世纪 70 年代， 革命政府允许桑给巴尔人将自己

的身份改为非洲人。 因为阿拉伯人的身份容易遭到围攻， 非洲人的身份则

更加安全， 很多阿拉伯人将自己的身份改为非洲人。 从 1964 年 1 月至

1992 年重新引入多党制度期间， 非洲设拉子党 （后与大陆的坦噶尼喀联

盟合并， 改称为革命党） 是桑给巴尔唯一的合法政党， 在革命政府的强

力镇压与统治下， 关于族群身份的异议被暂时搁置， 对于个人身份的质疑

转移到了对桑给巴尔 “国家身份” 的质疑之上。
1995 年举行多党大选以来， 强调身份差异与历史记忆成为各党派政

治动员的主要手段。 自 1995 年后， 桑给巴尔进入了革命党和公联阵争夺

权力的两党竞争时代， 革命党代表的是原来非洲设拉子党的利益， 公联阵

则是先前桑民党与桑奔人党的复制品。 革命党领导人在政治竞选中常称公

联阵是一个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政党， 公联阵上台只会重新回到过去阿拉

伯人统治的时代， 非洲人会继续遭到打压， 坦桑联合的成果则会迅速破

裂。 公联阵则经常攻击革命政府的统治方式与统治绩效， 抨击由非洲人领

导的革命政府要比阿拉伯贵族统治的政府更为残忍， 更指出革命政府上台

后， 桑给巴尔民众的生活水平远不如以前富裕。 例如， 在 1995 年的竞选

纲领中， 公联阵的一名领导人在预测选举结果时就曾公开表示， 公联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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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成功将会终止黑人统治的时代。① 公联阵甚至宣布如果成功当选， 会

支付赔款和返还之前没收的财产， 并要判处那些在革命政权时期从事肆意

杀害和折磨行为的人有罪。② 而革命党经常会在竞选会议上提及过去的奴

隶制暴行， 唤醒选民的历史记忆， 加深两党乃至社会群体间的仇恨。 此

外， 公联阵还经常质疑 1964 年革命的合法性。 革命党则坚决拥护革命成

果， 在党内文件和各类公开场合强调需要珍惜和保护 1964 年的革命成果。
因此， 族群关系的政治化在多党政治时期再次加深了不同族群群体间的紧

张关系。
从族群政治角度看， 桑给巴尔历史大体可分为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与非

洲人统治时期两个阶段。 尽管以族群身份为基础的对抗已不如历史上那般

激烈， 但普通民众对受其他族群所支配的恐惧和受压迫的历史记忆依然深

刻， 加之族群关系政治化， 新时期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也往往是激烈、 暴

力且难以妥协的， 这种对抗在大选前后表现尤为强烈。 此外， 围绕桑给巴

尔是阿拉伯人国家还是非洲国家的争执从未停歇， 尤其是非洲人政府执政

后桑给巴尔经济发展长期缓慢， 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其丧失信心， 不少人开

始怀念阿拉伯人统治时代的经济繁荣。 但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非洲人统治

时期， 权力斗争是核心， 而观念的转变与相关公民教育一直缺失， 分裂

的、 种族隔离的族群意识形态遗产依然存在。

三 联合问题争议

1964 年 4 月， 时任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与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宣布

联合， 建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但联合的状态并不稳定， 联合的合法

性、 联合固有的结构缺陷及成本利益的分配问题招致桑给巴尔民众的质

疑， 这对桑给巴尔选举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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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联合合法性备受质疑

坦桑联合为双方领导人所提出和落实， 对内未经议会和政府成员讨论

和同意， 亦未公开获得民众支持， 整个筹备协商过程较为隐秘。 双方领导

人期望以联合互取所需， 化解当下政治危机。 尼雷尔意识到兵变事件的教

训及新生国家的脆弱性， 同时担忧桑给巴尔会对坦噶尼喀安全构成威胁，
因为桑给巴尔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历史悠久。 卡鲁梅则期望通过联合巩固

自身政治权力， 消除对自身权力构成的威胁。 卡鲁梅的新生革命政权尚未

建立有力的政党支持基础， 在奔巴岛的影响力有限， 加之缺乏必要的军事

力量， 面临着阿拉伯人反扑的政治风险。 卡鲁梅本人对于联合权力分配问

题并不在意， 支持联合的政治动机在于借助联合将大陆的革命党作为自身

靠山， 保障非洲人政权。
联合未及半年， 联合政府合法性就因临时宪法备受质疑。 坦桑尼亚

1965 年临时宪法规定， 坦桑尼亚设有联合政府 （中央政府） 及桑给巴尔

政府两个政府， 联合政府负责外交、 国防、 警察、 非常时期权力等 11 项

联合事务； 桑给巴尔政府在本地拥有独立立法及司法机关， 负责管理联合

事务以外事项。 坦噶尼喀在临时宪法制定过程中始终处于单方面主导地

位， 桑给巴尔则相对被动。 临时宪法的拟定过程及内容存在诸多争议： 其

一， 该宪法由坦噶尼喀宪法修改而成， 从提出草案到颁布实施， 均由尼雷

尔单方面决定， 并未征询卡鲁梅意见； 其二， 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中的多

数成员对联合均持反对态度， 临时宪法若交由革命委员会审议， 联合进程

可能受阻； 其三， 临时宪法未经桑立法机关审议通过就颁布执行， 亦成为

桑岛人质疑联合合法性的理由。

（二） “联合无效” 论

经济萧条导致桑给巴尔出现 “联合无效” 论。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桑

给巴尔丁香收益大幅降低， 经济状况恶化。 一方面， 丁香产量因桑给巴尔

和联邦政府的收购价格为国际市场收购价格的 90% 而下降； 另一方面，
随着世界丁香市场的变化， 国际丁香出口国的逐步增多， 丁香价格持续下

跌。 丁香出口收入的锐减导致桑给巴尔外汇短缺， 生产资料及日常消费品

进口受阻， 市场萧条， 经济萎靡。 虽然姆维尼和瓦基尔在任期间竭力调整

经济结构， 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 放宽对私人企业的限制， 努力增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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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使经济状况有所回暖， 但增长速度依旧缓慢， 难以满足桑岛人日益提

高的生活水平要求， 再加上桑岛人口的不断增长， 各种服务配套措施亦严

重不足与滞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桑给巴尔丰富的旅游资源与商业贸

易吸引了众多国外投资者， 但联合政府与桑给巴尔一直未制定出合理的经

济收益分配方案， 在该问题上分歧不断， 导致桑给巴尔一些新的外来投资

发展项目运行起来各方受阻， 进展缓慢。 部分激进的桑给巴尔民众认为，
经济萧条乃坦桑联合模式所致， 桑给巴尔并未从联合体制中获得应有的收

益， 甚至有所下降。 一时间， “联合无效” 的舆论甚嚣尘上， 要求桑给巴

尔重获主权， 独立发展的呼声强烈。
丁香产业受创， 经济萎靡不振， 桑给巴尔迫切需要接受经济援助， 这

为宗教激进主义势力的渗入创造了机会。 1992 年， 桑给巴尔以坦桑尼亚的

名义从伊斯兰开发银行获得了该行给予非成员国的一笔特殊援助项目， 即

在奔巴岛的密切温尼建立一所伊斯兰大学， 援助金额为 55 万美元①。
1992 年， 桑给巴尔政府私自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 遭到联合政府强烈反

对。 在接受伊斯兰世界金钱援助的同时， 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兴起， 煽动

桑给巴尔民众情绪， 鼓动分裂。 在多党政治竞争时期， 反对党公联阵将

“联合无效” 的呼声放大， 抨击桑给巴尔革命政府在联合模式下的治理失

败， 主张获得更多自治权乃至脱离联合， 独立谋求发展。 民众对于多年来

执政低效的革命政府也逐渐丧失信心， 转而将希望寄托于从未获得执政权

的公联阵。 相较于联合， 民众更为关心经济增长， 联合成效不明显及联合

意识的薄弱使得坦桑联合充满风险。

（三） 自治争议

1. 修宪危机

桑给巴尔于 1979 年制定了第一部正式的宪法， 该宪法通过了坦桑尼

亚 1977 年宪法中的所有条款。 1982 年， 坦桑尼亚革命党领导层提出宪法

修正案， 主张在议会中建立更为公平的代表制度， 以加强政府统一协作。
该提议引发了桑给巴尔人对于因代表比例减少而丧失议会席位优势的恐

慌， 同时也为桑岛内反对革命党及联合的派别与集团提供了制造分裂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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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其中包括岛内的原教旨主义者、 激进分子、 资本家以及担忧被哈蒂姆

设拉子人和非洲人所统治的阿拉伯化的奔巴人。 1983 年， 革命党提出重

新划分联邦政府与桑给巴尔政府权力， 要求将联邦政府的权力增至 22 条，
内容涉及外交、 国防、 警察、 非常时期权力、 对外贸易和借款权、 采矿

权、 高等教育、 上诉法院、 政党登记等。 该提议一时引发广泛讨论， 桑给

巴尔人认为该要求是对桑给巴尔自治权与主权的进一步侵蚀。 反对派势力

趁机怂恿桑给巴尔民众反抗桑给巴尔政府及联合政府， 提出坦桑的联合统

一最后是要完全吞并桑给巴尔。 桑给巴尔的紧张局势引发了联邦政府的恐

慌， 尼雷尔随即派兵入驻桑岛， 召开紧急会议安抚桑给巴尔民众， 承诺不

会吞并桑给巴尔， 并做出让总统琼布辞职的决定， 由姆维尼接任桑给巴尔

总统， 以安抚众怒。 1984 年 10 月， 《桑给巴尔宪法》 颁布实施， 该宪法

明确了革命党在全国的绝对权威， 也明确了桑给巴尔的半自治地位， 界定

了联邦政府与桑给巴尔政府各自的权限。 联合政府的退让与妥协使得这次

分裂危机暂时得到了遏制。
2. 多党竞争时期的自治权争议

桑给巴尔革命党与公联阵都致力于推动桑岛的发展， 双方冲突的根

本原因在于双方对桑岛自治权的态度不一。 公联阵认为在现行权力分配

格局下， 革命党在联合事业中总是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桑给巴尔不具

有经济自由与政治代表性。 与革命党主张相异， 公联阵更主张 “三个政

府” 模式， 即建立联合政府、 大陆政府和桑给巴尔政府， 呼吁改革宪

法， 扩大桑给巴尔的自治权， 并设计出了新宪法草案， 但该提议最终被

坦桑宪法委员会驳回， 未能通过， 因为宪法委员会中的多数成员为坦桑

大陆革命党成员。 联合政府认为 “三个政府” 模式存在较大风险， 会

助长桑给巴尔的分裂势力。 桑给巴尔革命政府亦担忧公联阵的激进举措

会带来分裂。
桑给巴尔革命党内部对于联合现状也存在两种意见。 主流派持保守态

度， 赞同争取更大的自主自治权， 但不同意终止联合。 从巩固自身权力和

地位的角度而言， 桑给巴尔革命党仍依赖于大陆的支持。 桑给巴尔革命政

府认为一旦脱离联合， 实现独立， 革命成果将不保， 加之革命政府长期治

理绩效低下， 很容易被民意支持持续上升的公联阵所取代。 少数派意见则

认同反对党公联阵的主张， 认为联合之下的桑给巴尔发展缓慢， 主张重获

主权， 独立发展， 不少革命党成员为此加入公联阵。 桑给巴尔革命党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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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哈桑·纳索尔·莫约 （ Hassan Nassor Moyo） 曾参与 1964 年联合事

宜， 但在 2015 年被革命党开除， 原因在于其违背政党伦理， 在反对党公

联阵的集会场合公开呼吁桑给巴尔重新夺回主权①； 而桑给巴尔政府前农

业部长曼苏尔·尤瑟夫·西米德 （Mansour Yussuf Himid） 长期质疑联合

结构与权力分配， 在遭革命党开除后， 随即加入反对党公联阵②。 公联阵

总书记哈马德原先也为革命党成员， 因对联合现状不满而退出革命党并加

入公联阵， 为实现桑给巴尔自主独立而发声。
因此， 在桑给巴尔激烈的政治竞争中， 革命政府的领导人需要在联

合政府与反对党公联阵之间进行平衡。 桑给巴尔革命党对于联合政府采

取的原则是不独立、 不分裂， 同时尽可能争取更大自主权， 对于公联阵

采取的原则是不让权。 联合政府也不希望公联阵在选举中获胜， 因为公

联阵与大陆的反对党组建了反对派联盟③， 对坦桑革命党的权力和地位

构成严重挑战。 公联阵候选人一旦当选桑给巴尔总统， 也会自动成为坦

桑尼亚第一副总统， 必然与大陆反对党遥相呼应， 对坦桑修宪进程采取

激进态度， 要求修宪提升反对党的地位。 这除了会危及联合事业外， 还

会对大陆革命党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鉴于联合政府的这一担忧与考量，
公联阵也经常抨击联合政府偏袒桑给巴尔革命政府， 对公联阵存在

偏见。
坦桑联合虽有 50 余年， 但自联合之际， 祸端已存。 联合之初， 合法

性问题就一直颇受争议， 桑给巴尔民众的联合意识也并不强烈， 加之联合

多年来桑给巴尔发展缓慢， 使得桑给巴尔民众对联合逐步丧失信心。 在政

党政治开放前， 桑岛经济发展低迷， 岛内分裂势力活跃， 寻求自治独立的

呼声逐渐兴起； 多党政治竞争时期， 对联合模式的不满及对自治权的呼吁

以反对党公联阵政治纲领的形式展现。 另外， 以自治权为核心的联合问题

成为历届大选不可回避的话题， 革命党对联合的坚持， 公联阵对扩大桑给

巴尔自治权的要求， 使得联合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这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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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桑给巴尔未来大选中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结 语

族群矛盾与身份认同问题、 坦桑联合的合法性与成效问题是造成桑给

巴尔选举危机的关键性因素， 从 1995 年举行首次多党大选至今， 这些因

素在桑给巴尔政党权力争夺中起着主导性作用。 反之， 造成选举危机的各

种现实问题也会激起桑给巴尔民众对身份认同问题与联合问题的历史记

忆， 部分桑岛人将经济效益低下归结于联合无效， 以及革命党政府的无

能， 主张恢复桑岛完全自治， 重新回到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 这些历史因

素与现实问题相互结合， 共同作用于桑给巴尔的权力斗争。 因此， 在大力

发展经济的同时， 族群身份问题与联合问题是化解桑给巴尔选举危机绕不

过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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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thnic Conflicts and Union Issues
Behind Zanzibar Election Crises

Xue Chenyan， Zhao Jun

Abstract： Zanzibar election crises， which occurred frequently from 1995
to 2015， have become a periodic regularity issue dur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Zanzibar， and have threate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Zanzibar and the unity of
Tanzania. Issues concerning ethnic conflicts and union are the two major histori-
cal causes of the periodic election crises in Zanzibar. As the basis of power strug-
gle during the Multi-party competition period， ethnic conflicts and identity rec-
ognition of Zanzibar have lasted for a long time. They had existed since the Arabs
began to settle in Zanzibar， and got more and more serious over time. The legiti-
macy and effect of the union of Zanzibar and Tanganyika had been hidden dan-
ger ever since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ion， and gradually become eve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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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avated under the catalysis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 finally be-
came the main divergence during the Multi-party competition period.

Keywords： Zanzibar， Election Crises， Periodicity， Ethnic Conflicts，
Union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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